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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州城里生活工作40多年，闲暇时
间，最喜欢沿丹江两岸信步而行。

从小在丹江边上长大，自然与丹江
有着深厚的感情。沙河子距城区十多公
里，小时候进城，多是步行。常常不走公
路，而是沿着北岸的河堤往返而行。那
时的丹江，比现在几乎要宽阔一倍。两
岸古槐老柳，河滩卵石为床，清冽的河水
弯曲东流，十分秀丽可人。河堤内外，锈
满了大大小小的苇塘。初夏以后，郁郁
葱葱的苇子疯长起来，便使我想起孙犁
笔下那绮丽多姿的白洋淀的芦苇荡，那
种真正意义上的湿地，使得丹江的概念
在感觉上极度地晕染开来，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江。儿时的我们，每天只上半天
学。到了下午，都是提上篮子，吆喝三五
伙伴去打猪草。但实际上多半时间是在
丹江河畔上尽情地玩,捉迷藏、找鸟巢、
掏鸟蛋、钓游鱼。

沙河子以前是远离市区的乡下。后
来，沙河子曾按照商洛市区副中心的地位
进行规划建设，在那里先后建起了冶炼厂、
比亚迪、发电厂等大型企业，那里成了商洛
市的工业集中区。商洛通了铁路后，商洛
火车站也设在了沙河子。而丹江南岸兴起
的高新产业园区，更是实实在在地把市区
到沙河子间的十多公里区域融为一体了。

商州是丹江源头第一城。丹江环绕商
州城区而东去。所以，商州人又称丹江为
州河。而丹水环城，也是古志记载的商州
八景之一。

《康熙续修商志》有载：“丹水环城：州
河曰丹水。自治西北隅出，湾环城南，
抵东北隅，复折而东南去矣。其包络州
治，既似緤襟之带，复如当膺之绅，而且供
万家之挹注，足千井之灌浇。当其暖释流
澌，波光潋滟，金鳞游泳，白鸟隐见，泛桃
浪之千层，俨锦江之澄淀。至于祝融司
命，烈焰宏开，裸而浴，钓而隈。乃霹雳之
乍响，欻汸沱之急摧，排空浊浪，怒吼奔
雷。穷河源而徒劳，黄流其在兹哉！若夫
秋水方盛，白露横江，沉壁静影，耀金浮
光，香稻夹岸，红蓼满缸，鸟鸣沙诸，渔唱
沧浪。疑洞庭之秋色，恍彭蠡之寒庞。迨
至阴凝冰结，略彴遍溪，六花飞布，十里银
畦。山阴之兴勃发，灞上之思忽隮。若是
者，或出郭而遥临，或登城而俯觇。四时
之景色堪图，数曲之涟漪不厌；虽险不类
乎汤池，而形亦居然之天堑。”

清代诗人李曰栋曾有诗志之：
丹流滚滚绕西来，一带环经百雉隈。
风定水澄平似熨，潮生浪激怒如摧。
光摇龟岸方南转，波撼鹤城至北回。
最爱江天明月夜，恍疑蜃市岛中开。
40 年前，商州工农路以西，还是大片

的庄稼地。丹江从仙娥湖的二龙山大坝下
来，直到现在的丹江立交桥那段，也算是远
离城区的乡村地段了。周末的时候，机关
几个年轻人骑上自行车，去仙娥湖赏景，去
构峪桥河段游泳，去蟒龙峪口野游，那种感
觉似比回趟沙河子还要偏远。后来的 20
年间，商洛市区一直向西发展。慢慢的，两

边那一片郊外乡村就成了市区，那一段丹
江就紧紧贴着市区了。

大约20年前，丹江公园建成后，我看
到石祥民先生的摄影作品“丹水环城”，
激动之下，还写了一篇短文：《为丹水环
城而感动》。因为始终对丹水环城这一
景观的文字记载印象深刻，心向往之。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绕城而去的丹江
虽然古朴风貌犹存，却也是脏乱有加的
存在。而经过城防河堤和丹江公园结合
的治理之后，才使得这一景观得到了充
分的现实展现。

近日编辑一本刊物，约到全玉民先生
数幅摄影作品。我一眼看中的，又是一幅
和石先生那张图片拍摄角度几乎相同的图
片。所不同的，一是外观的变化。当年受
器材限制，拍摄者只能爬上龟山架起支架
来拍摄，甚至需要拍摄数张才能拼成全
景。而现在，无人机空中摄影，取景阔大宏
观，整个市区全景一览无余。二是内涵的
变化。过去的丹水环城早已变穿城而过
了。两岸的江滨公园经过提升改造，使整
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一湾碧绿的江水，
映衬得商洛市区分外妖娆，无比辉煌。这
绚丽多姿的现实美景，已远远超越古人想
象的胜境。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城市的灵魂。
商洛的山山岭岭，林木密蔽，沟沟岔岔，
美泉四溢，沟道河谷，处处泽润，水流丰
满的江河到处可见。环绕商洛市区周
围，就有丹江、南秦河两大河流以及 7 条

沟峪。这大小 9 条河沟的水生态修复工
程，更是彰显了城市水资源综合治理的
大气魄和大手笔。

老市区的黄沙河、马莲峪、柳家沟等沟
峪，因常年缺水而导致的干、臭、脏、乱，历
来是市政环境治理的老大难，也一直影响
着市民的生活环境。但在这短短两年多时
间里，市上采取西水东送，修复东干渠，形
成城区水系连通，同时疏浚清淤、恢复古
泉、美化亮化，很快将昔日的“干臭沟”转换
成为“美丽河”，变成了市民家门口的亲水
渠道和休闲花园。彻底改变了城市水系面
貌，真是功莫大焉！

汽车站南移，龟山大道开通后，南秦河
东段便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西边正在建设
的高铁站和未来的高铁大道，更将带动杨
峪河一线迅速成为市区最具活力的区域。
南秦河一线的治理，高点起步，先行启动。
针对防洪体系不完善、绿化程度不高、水生
态日趋恶劣的状况，采取护堤固坝、栽植喜
水植物等措施，同时，新增沿河步道、栈桥
等亲水便民设施，在修复水生态的过程中
打造出新的城市景观带。而今，南秦河生
态公园，两河口生态岛、九鱼公园和城市运
动公园等，已成为市区新的热点打卡地，人
水和谐的幸福“亲水圈”。

沐山风，亲水韵，是多少城市人的梦
想。而在商洛市，这种美好的梦想已是现
实。生活在如此美妙宜居的亲水之城、康
养之都，享受退休后的安逸生活，真是莫大
的福分呀！

亲 水 之 城亲 水 之 城
刘少鸿

一连好多个凌晨，睡梦中
醒来，辗转反侧，再难入眠。仰
望窗外，皎洁的月光没有丝毫
云层遮挡，清辉溢满夜空。高
悬天际的那轮月，从盈满到损
缺，到不见踪影，静谧中，思绪
飘向远方，想起白园……

那是几年前的初秋，连绵
的秋雨淋湿了心境，便抖落一
身疲惫，撂下缠身琐事，向洛
阳进发，品古代石刻艺术的博
大精深；叩白园，凭吊忧国忧
民一代诗人白居易。驻足洛
阳，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漫天乌
云小雨淅沥，虽算不得晴空万
里，倒也风清气朗。龙门东山
琵琶峰下，但见流水潺湲，百
草丰茂。拾级而上，蜿蜒崎岖
的小径，一处亭子，曾经白居
易与元稹、刘禹锡一帮好友在
这里对弈饮酒品茗论道，蓬勃的树荫下，泉水在叮
咚，鸟儿枝头欢唱，好一派幽静。置身亭中，耳畔萦
绕大自然清音，眼前浮现文人雅士举杯把盏吟诗作
赋的潇洒俊逸。我心怀崇敬走近墓园，森森松柏下，
砖砌的圆形墓丘，长眠着诗人白居易。不忍触碰吊
唁诗人的文字，挨到墓前，但见芳草萋萋，天幕低垂，
端视“唐少傅白公墓”墓碑，一种莫名的悲情涌上心
头。双手合十，以虔诚的心仰慕诗魂，膜拜文学偶
像，洒两行清泪，祭万古英灵……

肃立在安静的白园，心境难平。作为读书人，于
名垂千古的诗人面前，再不敢妄称文人，可文人的情
怀却未有些微削减。深知文人基本素养，当体恤底
层民众疾苦，怀一腔爱国忧民情愫，作文不装腔作
势，处世须胸怀坦荡。诗人《琵琶行》《卖炭翁》《忆江
南》诸多诗作，读来平易浅切，明畅通俗，于平淡中还
原世事本真，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表达对贫苦
大众的同情，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
作”主张，还有在古稀之年遭贬偏远之地，心中牵挂
不是个人得失，心系着百姓，这等高洁品格，怎不令
人景仰流芳万古……

生活中，常见牢骚满腹者妄自在那里感叹世事不
公。相形之下，自己虽未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之境界，但总是提醒自己向前看，知道累了找个地方
歇歇脚，不扎堆儿海阔天空侃大山，不酗酒东倒西歪撂
大话。到了知天命之年，明白人生没有多少时光供虚
度。既然选择文学作为业余爱好，就得练就独到眼光，
看得见阳光普照下的阴影，远离“三俗”，谨慎赞美，去
做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

时常想起白园，缘于那里是我景仰的精神高地，恰
如一尊耀眼的灯塔，照亮文学的原野，在耕耘的道路上
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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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冬季，持续的低温，窗外的花草树木都低垂着
头，没有了往日生机。可阳台那株滴水观音却仍然精
神抖擞，绿意浓浓。

几年前，刚搬到城南居住时，父亲执意要把一
盆大叶子绿植送给我们，说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一
些有害气体。但我执意没要，因为那株滴水观音
是父亲最钟爱的一盆花，一直以来，他像爱护孩子
一样爱护着它。春天给它换土，冬天哪里暖和搬
到哪里。当然，父亲有什么烦心事时，也总会去阳
台，看着那株生命力旺盛的滴水观音，慢慢就会展
开眉头。

后来，花盆里长出了一株小苗，父亲便把它移栽到
一个纸杯里，看它长势稳定后，让我把它栽到自家阳台
的花盆。它长势一直很好，到夏天时，已亭亭玉立，那
擎擎如盖的叶片，昂首挺立的姿态，让人欢欣鼓舞。

那年夏天，因为一件事，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
位，在长长的生命旅途里，不知道那次选择预示着什
么。多少次，站在滴水观音旁自言自语，它似乎善解人
意，好像含笑着说：“每一次选择都有当时选择的理由，
决定了就朝前走，哪怕历经坎坷。”

我给它浇水，给它施肥。多少次在百无聊赖的时
候，去阳台静静看着那绿油油的肥嫩叶片，聆听生命
成长的声音。身体的不适，精神的迷茫，但每每看到
那蓬勃的生命，会让我满心欢喜，烦恼顿除，心情一
下好很多。

从夏到秋，在那一天天算着日子的时间里，那株
滴水观音如一位朋友，陪伴我走过一个个难熬的早
晨与黄昏。后来，我离开居住的城市漂泊到另一个
城市去工作。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来去奔波得匆忙，太多纷乱
的事情，滴水观音被冻死了。看着那盆曾陪我走过一
段特殊时光的绿植，变成了七零八落的枯叶，我禁不住
一阵悲凉。在一段迷茫的日子里，无暇再去关注阳台
的花草。任其春天长出小苗，不久又枯死，就那样自生
自灭反复着。

再后来，回到了我们的城市。今年春天的时候，我
欣喜地发现，滴水观音的花盆里长出一株小苗，两枚小
小的叶片长着长着，滴水观音叶子的轮廓呈现。曾经
枯死的土壤里，竟还能再孕育出生命？使人不由惊叹
生命的神奇。我给它松土，给它浇淘米水。随着气温
的升高，它长势越来越好，叶片由两片到四片，从拳头
大到手掌大。夏天时，一个晚上似乎就能长一圈。最
底下的叶片变黄枯萎时，最上面叶片的茎部就会鼓起
来，再慢慢裂开，在那儿会长出一枚叶片。从开始小小
的嫩黄色卷叶，渐渐变大变绿舒展开。

感到困惑迷茫时，我不由自主到阳台，静静站在它
旁边，看新叶片怎么破茎而出，怎么成长。想想，自然
界同人类该是相似的吧，在长长的生命旅途中，总要经
历严寒和酷暑。不惧怕风霜，不沉溺伤痛。在寒冬里
积蓄力量，在酷暑里使劲成长。

寒风呼啸的夜，再一次来到阳台。黑暗中，只
见那株滴水观音依然亭亭玉立，恬静淡然，仿佛酷
暑严寒都不曾来过，也仿佛历经风雨后，已不再计
较什么。

滴水观音
杨青梅

汽车穿梭在崇山峻岭间，车窗外一
程接一程的山水映入眼帘。连绵起伏的
群山，欢快流动的溪水，奇形怪异的石头
和挺拔耸立的树木，以及半山腰中一座、
两座的民居，窗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
奇和亲切。蜿蜒的山路起伏不定，司机
开得谨慎，我则津津有味地饱览着车窗
外的美景。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跟父母坐班
车穿越秦岭去舅舅家的情景，也是我对秦
岭的初步印象，觉得山高大，水清澈，路惊
险。那时高速公路没有开通，出一趟门很
不容易，汽车从进山到出山往往要走大半
天，在黑龙口有短暂的休息，缓解路途辛劳
和方便上下车的乘客。秦岭好似有着无穷

无尽的风光，对成长在关中平原的我是那
么的有吸引力，一双眼睛怎么看也看不
够。秦岭的俊秀明朗，神奇天然，给我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舅舅家在洛南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待我们下了车他已早早在镇子上等候，亲
人相见，分外喜悦。提着大包小包的我们
从镇上往一个叫董家洼的村子走，这里地
势不平，一沟接着一沟，民居和我们老家的
房子也不相同，人们说话的口音仔细听来
也是那么的独特。不过环境清幽，远离纷
争，我的内心顿时澄澈明净。

热情好客的舅家人见我们进村老远就
打招呼，走近了一边拉着母亲的手嘘寒问
暖，一边还问候我：“我娃来了，又长高了，
改天和你妈来我们家。”一句句暖心的话立
马拉近了我和这片土地的距离。今天本家
三外爷家请我们去做客，明天又是老姨家
邀请到她家，诚恳相邀，容不得拒绝，就这
样我跟着母亲几乎吃了半个村的饭。

最快乐的时光是去村外的沟里玩耍
打闹，沟深林密，柿子树、核桃树比比皆

是，棵棵粗壮直挺。我们爬上核桃树，骑
在树杈上，一手抱树一手用杆子敲打枝
叶，核桃一个个滚落下来，打在头顶还有
点疼。青皮未脱的核桃，新鲜饱满，馋嘴
的我们用小刀脱去核桃的青衣，再砸开坚
硬的外壳，剥去一层薄薄外皮，白生生、嫩
汪汪的核桃就可以入口了。再过段时日，
满坡的柿子挂满了枝头，红红火火，热热
闹闹，好像在赶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我们
跟着大人扛上梯子，挎着筐子一起去摘柿
子，沟里沟外到处充满了欢笑声。在秦岭
深处的小村庄，留下了童年太多美好难忘
的记忆。

尽管村子环境优美，人心淳朴，可大山
环绕，经济凋敝。那些年村子养猪的、种植
烤烟的人很多，大家都想着致富奔小康。可
任凭人们怎么折腾，一年到头，吃饭的问题
是不用愁了，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以
及家里的住房条件改善都需要大笔的资金，
钱从哪里来？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秦岭山外
的世界。

每年的春运大潮开启，背着大包小包

的老乡，告别父母孩子，毅然踏上了外出之
路。他们有的远赴边疆、东南沿海等地，从
事建筑、物流、城市保洁各个行业。

好多年，舅舅都没回过老家，我也没有
再去过大山深处的舅家。去年，他们一家
回老家过年，邀请我们去做客，开车上高
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舅舅家。村子已发
生了太大的变化，平坦的水泥路直抵门口，
时尚的洋楼一家连着一家，土地流转经营，
用村里乡亲的话说就是：现在的日子和你
们山外人的生活一样美。

当地政府依托秦岭山水，以音乐为魂，
全力打造音乐小镇。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
个秦岭山中的世外桃源来观光旅游，感受
大自然的魅力，欣赏百日菊的壮美花海。

村子好多人都在音乐小镇找到了新出
路，舅舅此番回来，也想着在家门口找份工
作，这里毕竟是他的根，有秦岭的山山水水，
有浓浓的乡情乡音，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大
山深情的呼唤。

今年，好几次去大山里的舅舅家，那里
有我深深的牵挂。

大山里的牵挂
靳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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